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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的粮食问题

回望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其最引人注

目的成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

极大解放。我们可以重温《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那段经典论述：“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

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

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

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

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

产力呢?”①

然而这种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并不是某种

抽象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凭空呼唤出来的产物，而是

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成果。举例来说，当新兴的城市

工业资本开始扩大生产性投资、雇佣更多的自由劳

动力的时候，企业主们也需要考虑到市场上的原材

料供应情况，尤其是粮食成本，因为这正是维持无产

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要素。在给定其他条件的

情况下，粮食成本越高，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可能就越

高，而这会对资本的积累速度甚至利润率产生不利

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无法供应足量的粮

食，或者粮食价格太高，无疑就会使得该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发展陷入停滞或者危机。

同时，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国家治理

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同样作为生活资料，纺织品

等轻工业产品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其需求弹性远远

大于粮食。一旦粮食不能够充足供应，整个国家的

运行也会受到极大冲击，资本积累更是难以正常开

展。在2010年左右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社会

动荡里，粮食问题就扮演了中心角色。比如，埃及虽

然长期经济表现尚可，但是其粮食高度依赖国际市

场，2010年其谷物类消费有 48％需要进口，②而那段

时间也正值国际粮食市场危机，粮价大涨，传导到埃

及国内，至少是严重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

也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对传统农业

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往

城镇的人口转移，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往往会创造大量的对粮食

的新需求。这种需求的持续扩大，就会给本国粮食

保障和资本积累产生一定压力。这种压力不同于传

统农业社会里间断性的水患或其他自然灾害所带

来的粮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与粮食

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粮食问题，本来

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这种粮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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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旦产生，又会对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产生巨大

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粮食生产的一部分依然是在小生

产中完成的。根据有关研究，30亩规模以下的小生

产者占据了农田的大约 24％，贡献了超过 30％的世

界粮食产量。③但是很显然，哪怕假设小生产带有自

给自足的特点，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也是由大生产

者控制的，这些自然是市场导向的。这种主要以市

场为导向的粮食生产，也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

展给现代粮食贸易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一开始就

与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区域性劳动分工息息相关。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地区性的生产和消费出现了分离，

因而出现了专注于市场销售以及出口的粮食产地的

可能性。比如说，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首先

形成的分工就在西欧与东欧之间，西欧得以开始发

展制造业，而东欧则逐渐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粮食

产地，这也为日后欧洲内部的地位分化奠定了基础。

那么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发的国际贸易是否能

够有效解决粮食问题呢?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如同其

他的资本主义部门一样，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本身

在空间上就是极不平衡的，从而粮食贸易也是极不

平衡的，随着资本积累的展开，这种不平衡还会出现

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图 1当中看到一点端倪。

图1展示了1961年和2011年的全球五大洲的谷物净

出口。在 2011年，亚洲和非洲两个人口众多的大洲

总共进口了1.5亿吨谷物，同时美洲和欧洲一起出口

了差不多数量的谷物。因此，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世

界粮食贸易的主线是从美欧流动到亚非。换一种略

微简单化的说法，那就是世界上的粮食主要是从发

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然而，仅仅 50年前的

1961年，世界粮食贸易的格局还不是如此，如图1所
示，当时欧洲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地，而非洲和亚洲尚

能基本自给自足。在这短短的半个世纪之中，资本

主义的扩张和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粮食的格

局，而发展中国家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由此可见，贸易数额的增加，本身并不涉及粮食

问题，而是把问题“外包”了。此处的关键在于，这种

外包方案，是不是一种长期内可靠的办法?当然，粮

食贸易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在生产和分配极度不平

衡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依靠贸易来解决饭碗问

题无异于不停地走钢丝，在某一刻一定会掉下来。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对于外来口粮的依赖越来越大，

但是世界的粮食生产带有无政府性，并没有统一的

图1 世界谷物净出口分布
注：数据单位为百万吨，此处谷物不包含啤酒类作物。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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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调配，所以，根本就没有政府或者组织能保障

发达国家的粮食出口就一定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在特

定时刻的需求。可以说，稍有差池，就会在国际市场

上引发风浪。正如我们在下面要详细分析的，这恰

恰就是资本主义长期无法摆脱的粮食困境。

我们在此文中，把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逐

渐形成的主导粮食生产、交换、消费的种种正式和

非正式的安排称为国际粮食体系。在农村研究文

献中，对于世界范围的农业体系也称食物体制(food
regime)，本文关注的是更狭窄的粮食的问题。④一个

运转良好的国际粮食体系能够给世界资本积累提供

相对稳定而低廉的食品，从而推动资本积累的进

行。而粮食体系的危机，也会给资本正常积累造成

极大困难。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粮食体系的运转和

周期，来更深入地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变动

和危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大部分时候都居于

国际粮食体系之外，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

领导层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然而，从长

期的视角来看，如何在中国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合理地解决粮食需求增长的问

题，而不是如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国际粮食体

系的漩涡中，仍然是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需要思考

的问题。

本文剩下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历史数据

介绍和讨论粮食体系的兴起和数次危机，尤其是为

何在 20世纪中后期开始粮食体系愈发易于出现问

题；第三部分分析21世纪的世界粮食状况及最近若

干年的危机爆发；第四部分对资本主义的粮食问题

进行反思并简要讨论中国的情况；最后一部分做出

总结。

二、国际粮食体系的兴衰

英国作为最早发展起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本

身也长期受粮食制约之苦。⑤根据学者的研究，英国

在 1700到 1850年之间的谷物产量平均每年不过增

加0.27％，这就意味着，英国在其漫长的工业化过程

中，难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⑥对差不多同一个历

史时段，也有经济史家得出了英国粮食产量每年增

长0.5％的结论，但是这个产出增长水平依然远远不

足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⑦因而，英国从1800年左右

开始，从一个过去17、18世纪长期的粮食出口国，迅

速转变为一个主要的粮食进口国。

恩格斯很早就对这个转变有过敏锐的分析：“在

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输出，

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输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

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贵，许多耕

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发明，正

在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发展，而人口也

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

粮食输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输入粮食。”⑧

输入粮食影响到了英国土地贵族与工业资本之

间的利益分配。有关粮食的争论和社会斗争，可以

说也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熟时期。正如

我们所熟知的围绕英国《谷物法》的斗争：英国从

1810年代李嘉图时期开始在土地贵族的推动下设立

对粮食进口的限制，进而推高国内粮食成本，到1840
年代在工业资本家的协力之下废除。

《谷物法》的废除意味着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

彻底战胜了土地贵族，胜利的资产阶级开始积极开

拓海外粮食产地，以满足国内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

要。从进口粮食的比例上说，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

的大部分时候，不到 10％的人口是依赖外国粮食维

生的，而在1850年代之后，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了

一战前夕，已经是将近 80％的英国人口需要靠粮食

进口才能吃上饭。⑨

这个过程也就是国际粮食体系形成并巩固的第

一阶段。英国在这个时期成为主要的世界粮食进口

国，而东欧与美洲成为对应的出口方。后来，美洲和

其他殖民地的粮食出口逐渐取代了东欧的传统地

位。在 1860年代，大概有一半的英国的小麦进口都

是来自沙俄和德国，而美国等地贡献了约三成。在

这之后，随着德国工业的崛起，德国逐渐不再是一个

重要的粮食出口方。在一战前的20世纪早期，欧洲

大陆唯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就是沙俄，它供应了英

国大约 15％的小麦进口，而美洲(美国、加拿大和阿

根廷)则提供了60％。⑩

这个以英国为中心的粮食体系一直平稳运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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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际实际粮食价格指数(1800-2022)
数据来源：1800年-1913年间数据来自Rousseaux植物性产品价格指数，用同期工业品价格指数平减，此处Rousseaux指数以

1865年和 1885年的平均值为基准计算。1900年-1986年间数据基于Grilli and Yang测算的食品价格(GYCPIF)和工业品价格
(MUV)，以 1977年-1979年为基准。1961年-2022年间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以 2014年-2016年为基准，www.fao.org/
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index。

了一战，在这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世界粮食市场实

际上维持了相对稳定和低廉的粮食价格。图2展示

了从 1800年到 2022年的粮食实际价格数据。需要

注意的是，此处实际上包含三段不同来源和处理方

法的数据。对于1800年到1913年的数据，我们采用

了罗素(Rousseaux)植物产品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基

于当时主要的国际交易中心也就是英国的市场，主

要涵盖谷物，然后结合相应的主要工业品的价格指

数来得到一个实际价格指数。对于1900年到1986
年间的数据，我们主要采用了格雷力 (Grilli)和杨

(Yang)编制的国际食品贸易价格指数，并用同时段的

工业品价格指数平减。而1987年-2022年的数据，

则是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制的全球食品实际价格

指数。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这三个时段不适宜于

直接比较，但是作为一个总体趋势，可以比较可靠地

展现历史长时段里的主要粮食实际价格(或者说与

工业品交换的比值)波动信息。

根据图2的长时期历史数据，我们可以仔细探讨

过去200余年的国际粮食市场状况。在整个19世纪

的前半叶，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都维持在一个较高

的位置，而从英国废除《谷物法》开始，如上面所论述

的，食品价格在低位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这种局

面一直维持到一战开始，到此就是国际粮食体系的

第一阶段。在一战以及后续的混乱状况稳定之后，

从大约 20世纪 2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长期的粮食稳

定，中间虽然经过了大萧条和二战等波动，但是总体

上看，国际粮食体系基本维持了稳定局面，一直到20
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主要粮食市场危机的发生，这一

个阶段可称第二阶段。而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一

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处在国际粮食体系的第三

阶段中。在每一个阶段内，世界资本主义都客观上

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运行法则来引导粮食的生产和贸

易，从而能够长期维持粮食价格的稳定。正如任何

一种制度或者广义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粮食体系的

每一个阶段都存在自己的内部矛盾，到了矛盾激化

爆发之后，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往往是在应对上一期

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下一阶段的主要制度安排。

在一战以前，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至

少是部分地依赖于欧洲的粮仓，也就是沙俄(包括今

天的乌克兰地区)。而一战的爆发首先是导致传统

的贸易通道被阻断，英国无法方便地获得来自欧洲

大陆的粮食供应。在其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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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数年的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整个粮食市

场情况自然出现了大的变化。这种传统出口大国的

突然“脱钩”，可以说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促成了之前

英国中心的粮食体系难以为继。

从一战期间开始，美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挑起支

撑国际粮食体系的政治重担。在彼时欧洲各国硝烟

弥漫，而美国积极给英国供应粮食，逐渐补上了俄国

的空缺。从 1914年到 1918年，美国向英国出口了

1100万吨小麦，占英国小麦进口的一半。而在战后

重建时期，从 1919年到 1926年，美国还给欧洲供应

了623万吨食品。美国的政治意图是明确的，当时

美国的食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是后来担任总统的胡

佛，他宣称，美国的目的是打击欧洲的饥荒和无政府

(革命)这两个敌人。

美国是如何能够挖掘自己出口粮食的能力的

呢?一方面，美国政府从这个时期开始对农业进行高

度的干预，给予农业生产者大量补贴以鼓励生产，后

来制度化为一系列法案和公司；另一方面，则是干预

本国的粮食消费，比如动员美国人进行各种节食行

动等。这些行动是颇为有效的，美国短期内就积累

了大量的出口粮，为了消化产能，胡佛甚至把粮食卖

给了他痛恨的苏俄。

美国对粮食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干预，以及以粮

食为武器稳定欧洲局势，预示了一种不同于之前的

新的国际粮食体系的产生。这种新的粮食体系在二

战之后才真正全面地展现出来。这个时期的一大特

点，就是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取得独立不久的前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发挥了

基础性作用，但是美国在对待欧洲和前殖民地国家

上，却又有大的区别。对于欧洲，美国的方针是著名

的马歇尔计划，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重建了欧

洲的粮食供应体系，实际上就是拿出一部分剩余来

补贴农业，从而实现较高的粮食产出。而对于第三

世界，美国的方针则是国际粮食援助，而非重建其农

业，这些粮食援助的主要功能就是给这些国家提供

大量的廉价粮食，而这些国家自己的粮食生产自然

就受到打击，从而逐渐变成依赖粮食进口。

然而，战后粮食体系本身就蕴含了危机的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国际粮食体系打击了这些前农业国

养活自己的能力，而这些国家在美国廉价粮食的推

动下出现了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就在这个时

期，出现了提高作物单产的绿色革命，但是这种技术

变革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的局面。美

国等国的粮食出口能力虽然巨大，但是新的需求增

长得更快。表1列出了各个主要地区的谷物净出口

状况，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之间，尽管美

洲的谷物净出口增长了约 85％，东亚的进口则是翻

了一番，而非洲更是翻了两番。

这种紧平衡到了 20世纪 70年代早期就被新的

变化打破了。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其核心

苏联基本上独立于当时的国际粮食体系之外。苏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类似于过去的沙俄，

扮演了粮食出口国的角色。正如表 1所示，在 20世
纪60年代，苏联的谷物净出口基本上能够满足整个

非洲的进口需求。然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

开始建设所谓福利国家，大幅提升了苏联人民的生

活水平，实质上就是快速过渡到西方式的以肉蛋奶

为基础的食品消费模式，这种转变对苏联的粮食状

表1 每十年年均谷物净出口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北美

51138
94695
116912
105841
100233

西欧

-7521
-1509
16446
30138
23301

东亚

-16780
-32987
-49774
-49220
-42858

非洲

-3182
-10445
-24541
-33747
-50713

苏联

2438
-13550
-35161

俄罗斯

-7745
10523

注：数据单位为千吨，此处谷物不包含啤酒原料。数据截断在2010年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之后开始逐步采
用新的统计方法，故本表不包括之后的数字。俄罗斯的数字是从1992年开始的。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www.fao.org/fa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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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饮食的升级对于间接性的

粮食消费，也就是饲料粮消费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在这个背景下，苏联不得不迅速深度融入国际

粮食体系，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主要的进口

国。苏联的福利国家建设对于国际粮食体系无疑构

成了一个长期性的挑战。根据统计，尽管英国比苏

联的收入高得多，但是在 20世纪 80年代，苏联人均

的肉食消费量却超过了英国。与此同时，苏联的人

均热量摄入也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也正因此，

苏联的谷物进口增长很快，迅速超过了非洲和东亚

的进口量。

苏联的意外入场，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粮

食体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新的粮食大额需

求给当时的紧平衡带来了巨大冲击，粮食价格则是

如同一战时期一般出现了大幅度上涨。这种危机也

就实际上意味着以美国为出口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国

际粮食体系第二阶段难以按照原样维持下去。值得

注意的是，在经历了70年代的巨大波动之后，国际粮

食市场似乎又逐渐回到了平稳状态，而且这种平稳

状态一直持续到了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种将近

30年的平稳状态，意味着国际粮食体系经历了一系

列调整之后，形成了一段时间里颇为有效的运转办

法，也就是维持至今的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跟

之前的阶段过渡不同，第三阶段没有出现中心的明

确转移，但是做出了如下重要调整。

首先，美国大幅增加了其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供

应，同时更重要的是，长期依赖粮食进口的西欧地区

转为自给自足，并开始出口粮食，从资本主义出现以

来的趋势在这里出现了反转。这里的核心因素就是

美国在战后对于西欧农业的重建，这使得西欧复刻

了美国模式，以补贴和干预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其粮

食供应。根据表1，苏联带来的大部分冲击就被西欧

新增的供应所抵消了。其次，苏联自己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红旗落地、国家解体之

后，原苏东地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出现了广泛的

贫困化现象。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没有了，其支撑

的高粮食需求也就随之消失。这就导致，苏联地区，

如俄罗斯等，大幅度减少粮食进口，并在21世纪开始

大规模出口粮食(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

口并不是基于俄国粮食生产的真正提高，而是本国

消费被压缩。这样的变化，使得国际粮食体系再一

次实现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局面。

从上面长时段的探讨可知，二战后得到巩固的

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一开始就包含了不可克服

的矛盾。美国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使得自己

有了剩余粮食需要倾销。这种廉价粮食销售到发展

中国家，稳定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面，却也使得

这些地方难以发展出自己的粮食生产能力，这就使

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粮食进口。只有在少数国家

的剩余粮食供应高于或者等于发展中国家粮食需求

的时候，这种国际粮食体系的紧平衡方能维持。然

而，这种平衡的打破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有

新的需求因素出现，比如苏联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

增加了粮食需求，那么这个体系就不免出现大的波

动。因此从根本上说，世界资本主义走出20世纪早

期的粮食危机从而拯救自身的解决办法，到最后又

成为威胁资本主义稳定的因素。

三、21世纪的粮食危机

我们现在可以对当代的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

做一个更细致的探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阶段

的粮食体系依然保留了第二阶段的核心特点(以及

矛盾)。尽管西欧的供应增加，以及苏联地区的消费

降级使得体系得以稳定运转，但是其不稳定因素也

很明显。从根本上说，这个体系仍然不具有长期吸

纳世界新粮食需求的能力。由此而言，粮食体系第

二阶段的危机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是以种种方

法被推迟了。

这种潜在的危机趋势，可以通过以下两组趋势

来观察。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

进而也出现了向西方式消费过渡的倾向，这可能是

这些地区进口粮食需求持续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表1所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非洲和东亚的谷

物净进口已经跟整个北美的净出口持平。其次，国

际粮食体系出现了明确地去中心化的迹象。首先值

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影响力有着长期的下降。在20世
纪70年代的危机中，美国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谷物出

口的大约一半，哪怕到了21世纪初期，美国依然占据

全球谷物出口的大约三成。但是这个比例在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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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了2010年左右的新一轮粮食危机时，美国只掌

握了全球谷物出口的二成，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持续

下跌。以小麦为例，到了2021/2022贸易年度，美国

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只有一成左右。世界粮食

体系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也是自英国中心体系

开始以来所未有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去中

心化本身的利弊，但是简单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粮

食体系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应对粮食问题的能力可能

被削弱了。

如图 1所示，在 2010年左右出现了新一轮粮食

危机。学界讨论中指出的一个重要的危机因素，就

是在21世纪，大批的粮食产地被转为生产生物燃料，

这种燃料需求对于粮食生产的压制，使得全球本就

有限的粮食出口能力更进一步被削弱。因此，一方

面，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仍然在上升；另一方面，传统

出口国的出口下降，再加上气候因素、金融投机以及

全球范围的粮食库存下降，催生了十多年前的这次

粮食危机。

这些证据说明，哪怕是粮食体系经历数十年的

修复之后，2010年左右这次危机仍然延续了70年代

危机的主要逻辑。而且，如果说70年代危机之后，国

际粮食体系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了相对低价，展

现了体系的韧性，那么，2010年左右的国际市场则没

有表现出这种迅速地回归，而是在相对的高价徘徊

了数年，这意味着体系自我修复能力的衰减。而到

了疫情以来，尤其是俄乌冲突开始之后，国际粮价更

是再一次猛增，目前仍在进行中。从各种迹象来看，

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实际上在2010年左右的危机

之后，一直未能摆脱不稳定状态，加上现在正在进行

中的波动，或许准确地说，我们正处在第三阶段结束

而新的国际粮食体系尚未建立的混乱过渡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国际粮食

价格曾经一度有了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背后的驱动

因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和巴西等国生物燃

料的生产增长放慢了。比如说，美国生物燃料的生

产在 2001年和 2011年之间年均增长 24％，但是在

2011年到2021年间，这个增长率已经剧烈下滑到了

1.5％左右。第二，欧盟(主要是指西欧国家)和苏联

地区(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幅增加了其粮食产

出和出口。比方说，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国的小麦

出口在 2021/2022贸易年度达到了将近 5200万吨，

比这两国十年前在 2011/2012贸易年度的出口量翻

了一番还多。俄乌两国在当前的冲突爆发之前，已

经能够在小麦出口方面与美国加上欧盟持平。以单

个国家来计算，无疑俄罗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粮食

体系的最大出口方。

在整个世界政治前景愈发不明朗的现在，鉴于

俄与西方可能会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俄乌两国占

据了如此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位，而美国的重要性却

在不断降低，这些因素总的来说只能说是增加了国

际粮食体系的不稳定性。哪怕暂时不考虑长期的

地缘政治因素，单就俄国内情况来看，俄长期出口

前景仍然不是那么确定。尽管俄罗斯近些年的产

量赶上甚至超过了苏联解体前的产量，但是俄现有

的大额出口的基础仍然是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大规

模消费紧缩。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俄社会得到进一

步的恢复发展，民众的消费水平再次提高，俄能够把

大量粮食供应出口的局面就会如苏联晚期一样出现

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长期的供给因素会对新的

国际粮食体系的形成产生限制。比如之前已经提到

的，北美地区的粮食净出口在长期中有明显的下降

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但是这些潜力的实现，也需要大量的投资、社会组织

动员以及政府的合理政策支撑。但是这些在现阶段

是否能够实现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们

要充分考虑过去一个多世纪逐渐形成的依靠化石能

源而发展起来的能源密集型现代农业，本身就不是

可持续的。化石能源，以及其产品如化肥、农药，虽

然对粮食生产做出了明显的贡献，但是也带来了严

重的土壤退化和污染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

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现在，绿色革命所依赖的人工

灌溉体系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些因素实际上给

未来的全球粮食生产设定了一个生态限度。

固然，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乐观主义的言论，

指望人类的科技进步本身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粮

食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人类早就能生产出足够养

活所有人的粮食了，纯粹的技术并不是让人类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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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的根源。正如文章前面就提到的，现有的

粮食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合理

的世界劳动分工状况的一个附属品。哪怕就是谈具

体的技术，现在从整体来看，进步的空间并不大。比

如说经常有说法认为转基因粮食可以彻底解决粮食

问题，因为可以带来单产增加或者农药使用下降等

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在实际中可能没有那么大，比

如《纽约时报》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二十年，

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西欧的单产达到甚至超过了主

要使用转基因技术的美国和加拿大。而在美国，尽

管使用转基因棉花减少了针对某种虫害的农药使

用，其他的次生虫害却顺势而起，所以总的农药使用

并没有下降。这里还没有提到转基因技术可能带

来的其他生态和社会问题，比如所谓超级杂草，以及

压榨小生产者的经济空间等。从总体来看，指望某

些新技术来解决资本主义内生的粮食问题，不仅达

不到效果，恐怕还会产生新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国际粮食体系第三阶段也看起来

走向末期的当下，究竟在不久的未来，是否还会有一

个新的全球性的针对粮食问题的解决方案，仍有很

多未知数。但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国际粮

食体系的重建，上文中提到的种种限制和粮食体系

内部的危机趋势都会发生影响。种种迹象都表明，

资本主义以及其国际粮食体系本身都在风雨飘摇之

中，在如此情势之下，危机之后，只会是下一个危机。

四、粮食的未来

在进行了上述讨论之后，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

我们是否能够拥有一种不同的粮食体系，真正解决

人类的吃饭问题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回溯一

下为什么在二战后的重建时期，大批发展中国家没

能管好自己的饭碗，逐渐丧失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正如文章前面提到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由于自

身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需要更多粮食，而美国的廉

价粮食也的确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形成了对进口粮

食的依赖。这些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需要在市场

上竞争获得粮食，自身又不占据政治或军事的霸权

地位，这种进口依赖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套绳索。

有人可能会说，英国也长期依赖进口，是否管好

自己的饭碗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英国是当时

最大的，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之

一。可能英国也是唯一的具有强烈内生动力要求粮

食进口的国家。所以英国尽管如同后来的发展中国

家一样强烈依赖粮食进口，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英国

是唯一的大宗买家，又手握世界霸权，其市场权力自

不是后来的穷国所能比拟的。

难道发展中国家陷入吃饭难题是一种历史的必

然?这些发展中国家还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呢?历
史证明，第二条路是确实存在的，最鲜活的例子就是

中国。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靠勒紧裤腰带建

设出来的。这里的含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没有依赖国际粮食体系(美国

本身就封锁了中国，所以实际也无从谈起)，而是通

过农村集体和统购统销制度，将有限的粮食剩余最

大化地利用起来，同时通过发挥群众和地方自主性，

利用土洋结合的创造性办法，把国家的工业基础逐

渐建设起来。这样的工业化道路，有很严格的政治

和经济条件，首先，农村需要经历彻底的土地革命，

消灭旧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在农村群众极

力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够有效地长期地充

分动员农业农村的剩余。其次，在城市和工业领域，

实行全国范围统筹的科学的规划，这样才能最有效

率地开展工业化建设。而这本身也离不开公有制占

主体的生产关系和全国一盘棋的经济计划体制。中

国的发展道路不是没有波折和教训，也并不拒绝参

与一定的国际粮食贸易，但是其主线是自力更生。

简而言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没有全国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这样

的道路是难以走通的。

但是反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截然不

同。这些国家普遍不是由共产党领导革命而获得独

立的，这些国家当时的领导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也

有买办和旧贵族。这些阶级实际上无法通过独立领

导土地革命等斗争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

务。但是这些国家依然有发展的需求，那么工业化

的粮食从何而来呢?美国提供的廉价粮食正是给了

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一个看似取巧的发展办法，也

就是无须触及本国的农村生产关系，也无须担心本

国的旧农业是否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只需要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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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粮食体系中购买粮食即可。

在这个意义上，进口依赖和战后粮食体系的建

立和维护，其实也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

统治阶级之间的一次合谋。不过，这种取巧的工业

化，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依靠粮食进口发展起来的

工业化，只会催生出更大的对粮食进口的要求。进

口依赖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会一直持续下去。而

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也付出了很大成本，但是一方面

成本由国家内部承担；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农村

生产关系理顺了，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饭碗，所带来

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益处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能够长期独立于国

际粮食体系之外是有基础的。首先是党和政府有明

确的认识，要保护自己的饭碗，用各种办法来维护本

土的粮食生产。其次，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土地制度，

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计，也使得稳定的粮食生

产有了物质基础。最后，中国体量庞大，国际粮食体

系事实上也无法吸纳中国。以 2021/2022贸易年度

为例，国际市场的大米、小麦和玉米总出口量是大

约 .5亿吨，而中国光是产量就超过了6亿吨。如果中

国自己的生产出了问题，就算把整个国际出口拿来

也填补不了中国的需求。更不用说，中国大规模进

口粮食，会产生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说，哪怕对于中国，国际粮食市场依然难

以完全绕过。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

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粮食贸易，国际上相对廉价的

粮食就可能对中国国内的部分作物产生冲击，比如

中国大豆在市场上就不太能跟美国等地的廉价大豆

竞争，导致中国极度依赖进口大豆。另一方面，中国

自身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像苏

联一样，由于要满足国内的生活需要，从而更深度地

涉入国际粮食体系。

应该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深陷粮食

体系之困数十年之后，要摆脱进口依赖的动力是存

在的。哪怕不是如中国一样曾经保持独立，只要能

普遍地实现相对更多的自力更生，整个国际粮食问

题都会出现明确的改善。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中

国，还是其他的大部分国家，发展粮食和其他物品的

互通有无是正常的要求。陷入危机的只是资本主义

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国际粮食体系。而在这个体系本

身陷入困局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构想一个不同的

粮食体系。况且粮食这样的人类基本的生活和生产

资料，本来也不应该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

这样一个新的粮食体系，至少应该满足下面两

点要求。首先，粮食生产应该更多地面向本地的需

求，也更多地满足生态可持续的要求。每个国家都

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条件发展粮食生产，这当然并不

是说每个国家都要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的确有大量增产的潜力可挖。这种挖掘潜力的改革

实际上要求进行农村生产关系的改良来保护和鼓励

普通农户和合作社，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重建各国的

本土粮食和农业生产。这里并不是说需要重复中国

的土地革命和集体化，而是需要切实改善生产者处

境的农业农村政策。其次，新粮食体系里不仅生产

要有计划，消费也同样要有计划，而且计划应该以可

持续为标准，统筹不同地区的要求、不同发展阶段的

要求，以及当代和未来长期的要求。比如在生产当

中，要着力探索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的道路，比如增加

轮作、覆盖作物以及粪肥施用。又比如在消费上，

不能在世界各地盲目复制以肉类为基础的美式食

谱，因为美式食谱比起传统食谱要消耗多得多的能

量、土地和水资源，在长期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及其他主要的有意愿进行改革的发展中国

家完全可以在这种世界性的转型中发挥领导性作

用。中国一方面有丰富而长期的农村农业发展经

验，实际上能够摆脱国际粮食体系的影响而发展自

己的经济，完全可以把这一套办法进行推广；另一方

面，中国本来就长期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进了

“一带一路”项目在世界多国的展开。现有的聚焦往

往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农业重建与国家粮食生

产能力的培育等方面的空间依然很大，而且可能在

相对投入不大的前提下可以比较切实地改进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和国家抗风险能力。

五、总结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梳理了资本主义时代的

粮食问题，并分析了国际粮食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这些分析，尽管从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以来，国

际粮食体系经过了多次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是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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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运作规则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合

理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而其内在危机趋势一直没有

得到解决。显而易见，这样的体系不能作为一个解

决人类吃饭问题的可靠办法。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二条就是到2030
年时消除饥饿。可是，目前看起来实现这个目标希

望还很渺茫，因为哪怕是新冠疫情冲击前的2019年，

世界上仍然有将近7亿人处于饥饿中。现在地缘政

治争端一起，全球经济前景黯淡，而且目前国际粮食

体系也处于危机中，且没有明确的稳定迹象。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完全能够设想一种新

的道路，或者说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粮食体

系的全球性方案。这种道路在理论上需要进行农村

生产关系改革以惠及大量普通生产者和合作社，提

高针对本国本地区消费而进行的粮食生产，也需要

注意生态可持续原则，对生产和消费都要进行科学

合理的规划。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是趋向社会主义

的。尽管这样的变化听起来或许颇为宏大，但是历

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不变革旧的粮食体系是不行

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探索一条新的解决人类吃

饭问题的道路，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而中国

的宝贵经验，完全可能而且应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

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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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sis and Restructio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Xu Zhun

Abstract：As the most basic means of life and production in human society, food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food problems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uses historical
dat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several major global food market crises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with a focus on highlighting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ystem. The food system
include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 of food, which is subordinate to the overall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s accompanied by the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
tional food system. This process has never addressed the global food problem and will be unlikely to do so in the future.
The world needs to explore new sustainable food solutions, and China can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self-reliance.

Key words：food crisis; food system;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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